胸腺恶性肿瘤相对少见，发病率约2.5-3.2/100万^\[[@b1],\ [@b2]\]^，病例也分散在各个医疗中心。现有文献几乎都是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为获得足够的病例，研究时间往往跨度几十年，报道结果的方式和使用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不同的研究结果很难比较。加之胸腺恶性肿瘤的进展、复发模式及致死原因等都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如何报道其结局显得十分重要。由于胸腺恶性肿瘤患者数量相对有限，从现有的经验中收集信息较为困难，而且存在过度描述和错误结论的风险。因此，专业胸腺肿瘤学术组织（International Thymic Malignacy Interest Group, ITMIG）对临床试验结果的报告制定了一套标准，已被该组织承担的合作项目采用。该标准的广泛应用将增强不同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只有采用统一的定义和规范的结果报告，胸腺肿瘤研究才能取得重要进展。2010年以前由外科医生、肿瘤内科医生和统计学家组成的小组共同回顾已有文献使用的评估方法形成初步的建议，再经过一个扩展小组审查，并最终将提炼的建议分发给所有ITMIG成员进行进一步讨论。最后在2010年5月6日的纽约年会上得到ITMIG的认可并被采用。本文就ITMIG标准作一综述。

1. 分期的描述 {#s1}
=============

目前，关于胸腺恶性肿瘤还没有国际抗癌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Cancer, UICC）和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merican Joint Committeeon Cancer, AJCC）的官方分期，但已经存在一些分期系统^\[[@b3]\]^，包括Masaoka分期^\[[@b4]\]^、Masaoka-Koga分期^\[[@b5]\]^、GETT分期^\[[@b6]\]^和TNM分期^\[[@b7]\]^。大多数中心和发表的文章都采用Masaoka分期系统，但自1995年后更多学者开始使用Koga改良分期系统（Masaoka-Koga分期），见[表 1](#Table1){ref-type="table"}。也是ITMIG目前建议使用的分期。Koga改良分期与以往的Masaoka分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包膜侵犯但未侵透，Masaoka分期归为IIb期，而Masaoka-Koga分期归为I期。这是因为大多数病理学家认为包膜部分侵犯没有意义，而且生存数据似乎也证实这一点^\[[@b5],\ [@b8],\ [@b9]\]^。此外，该分期系统关于包膜完整胸腺瘤和侵袭性胸腺瘤的定义与ITMIG是一致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与周围结构粘连或肉眼侵犯但未侵透纵隔胸膜或心包，Masaoka-Koga归为Ⅱb期，而Masaoka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尽管Masaoka-Koga分期系统得到广泛应用，但是也有很多定义不明确之处，详见其它有关分期的介绍。ITMIG和IASLC将承担对该分期系统的评价和统计验证，并提出可能的替代分期方法，这就要求收集的数据不止Masaoka-Koga分期，ITMIG数据库对此会单独说明。

###### 

Masaoka-Koga分期系统

Masaoka-Koga staging system

  分期   定义
  ------ --------------------------------------------------------------------
  Ⅰ      肉眼和镜下肿物包膜完整
  Ⅱa     镜下侵透包膜
  Ⅱb     肉眼侵犯胸腺或周围脂肪组织，或与纵隔胸膜、心包粘连，但镜下没有侵犯
  Ⅲ      肉眼侵犯邻近器官（如心包，大血管或肺等）
  Ⅳa     胸膜或心包转移
  Ⅳb     淋巴或血行转移

肿瘤分期的焦点一直都是病理分期。然而，在实际应用中临床分期更为重要，因为手术切除在治疗中往往不是第一步。遗憾的是，肿瘤的相关特征和分期检查的可靠性在临床分期中还没有明确定义。预计这个问题在将来发表的文章中会详细说明。在明确这些定义之前，建议作者基于自己的最佳判断，根据Masaoka-Koga分期系统进行分期。强烈鼓励作者不仅要报道病理分期，还要报道临床分期。

2. 生存的描述 {#s2}
=============

一个标准的预后评估指标是总生存，它是一个硬性的容易验证的指标，应该在任何胸腺瘤的临床研究结果中予以报道。对许多其他肿瘤而言总生存是一个评估肿瘤预后的良好指标，因为多数肿瘤一旦复发其生存期一般很短，且大多死于与原发肿瘤相关的原因。然而，用总生存来评估胸腺瘤预后存在一定问题，因为胸腺瘤非常特别，尤其是许多I期和II期的胸腺瘤患者，因生存时间长常死于其他原因而非胸腺瘤本身，即使是肿瘤复发患者也能存活很多年，（[图 1A](#Figure1){ref-type="fig"}，[图 1B](#Figure1){ref-type="fig"}）。因此，除了总生存之外需要更多特异性指标来评估生存。这些特异性指标通常需考虑特异死亡原因或复发类型，或二者均考虑。死亡原因应准确定义避免将死亡过度归因于癌症，这一问题已受到广泛关注^\[[@b10]-[@b12]\]^，这可能更适用于胸腺瘤。然而，在现有胸腺瘤相关文献中普遍存在下列问题，什么是肿瘤相关死亡原因？何谓无疾病生存、无复发生存、肿瘤相关生存及无进展生存等。每个定义都代表不同的结局事件，见[表 2](#Table2){ref-type="table"}。由于这些事件在胸腺瘤的发生率很高，这些定义对胸腺瘤的预后描述非常重要。此外，约15%-20%的胸腺瘤患者已患或可能患第二原发肿瘤^\[[@b3],\ [@b13],\ [@b14]\]^。[图 2](#Figure2){ref-type="fig"}举例说明了Ⅲ期胸腺瘤预后评估使用的诸多不同定义。

![胸腺瘤患者术后所有死因（A）和分期相关死因（B）。结果来自1980年至2009年样本量大于等于100例的研究结果的平均值。\
Overall cause (A) and stage-specific (B) cause of death after resection of patients with thymoma. Results are an average of studies from 1980 to 2009 of100 patients reporting this data3.](zgfazz-17-2-122-1){#Figure1}

###### 

生存评估方法

Survival measures

  方法            观察终点                                删失观察^a^                        包括患者
  --------------- --------------------------------------- ---------------------------------- --------------------------
  总生存          死亡，任何死因                                                             全部^b^
  疾病相关生存    死于胸腺恶性肿瘤，重症肌无力^c^，治疗   非相关死亡^d^，死因不明            全部^b^
  疾病特异生存    死于胸腺恶性肿瘤，重症肌无力^c^         非相关死亡^d^，死因不明            全部^b^
  病因特异生存    死于胸腺恶性肿瘤                        非相关死亡^d^，死因不明            全部^b^
  肿瘤特异生存    死于任何肿瘤                            非相关死亡^d^，死因不明            全部^b^
  无疾病生存^e^   死亡，复发                              复发状态不明                       R0切除/完全缓解
  无复发生存      复发                                    非复发死亡；复发状态不明           R0切除/完全缓解
  无进展生存      死亡；胸腺恶性肿瘤进展                  胸腺恶性肿瘤状态不明               R1, 2切除/部分缓解，进展
  进展时间        胸腺恶性肿瘤进展                        无进展死亡，胸腺恶性肿瘤状态不明   R1, 2切除/部分缓解，进展

![Ⅲ期胸腺瘤术后患者的10年特异性生存，从总生存、死因、复发和第二原发肿瘤发生的相关数据评估^\[[@b3]\]^。\
Specific outcomes for a stage Ⅲ resected thymoma at 10 years, estimated from data regarding overall survival, cause of death, incidence of recurrence, and incidence of other cancers^\[[@b3]\]^.](zgfazz-17-2-122-2){#Figure2}

描述特定结局事件的精算结局曲线（比如单独计算无局部复发或特定病因的生存曲线）通常具有误导性，产生过于乐观的结果^\[[@b15]\]^。原因在于精算方法在统计学上要求各个事件之间相互独立，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局部复发时间和远处复发时间很可能是相互关联的^\[[@b15]\]^。根据结局事件的关联程度不同，采用精算法预测一种结局事件的发生率容易比实际发生率低估30%-50%^\[[@b15]\]^。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先大体上分析死亡或者其他事件，然后再分析死亡或者发生事件的原因风险比例，从而避免不同原因之间的竞争风险^\[[@b15]\]^。因此，建议报道复发类型和死亡原因的风险比例。

ITMIG推荐的评估胸腺肿瘤疗效的方法是计算其发生在任何部位的复发率，控制重症肌无力等相关疾病的能力应单独考虑。此外，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死亡原因仅是次优的评估指标，当然不混杂复发的死亡是最理想的评估指标。因此，建议以无复发生存作为根治性切除术或放疗后完全缓解患者预后的最佳评估指标。对于未根治的患者，疾病进展时间是最好的评估指标，疾病进展时间也可以用于R1切除的患者，因为其存在残余病灶，见[表 3](#Table3){ref-type="table"}。不难看出，这两个评估指标的终点是一样的，都是疾病复发，但选择哪个术语取决于治疗后是否仍然存在肿瘤。姑息性治疗的患者选择疾病进展时间，是肿瘤内科医生容易接受的评估指标。根治患者选择无复发生存而非复发时间是因为前者强调阳性结局的可能，而后者给人印象是复发仅为一种时间形式。

###### 

预后评估方法推荐

Recommended outcome measures

  方法         病例组                                起点
  ------------ ------------------------------------- --------------
  总生存       所有患者                              诊断时间
  无复发生存   R0切除或经放疗/放疗后影像学CR的患者   治疗完成时间
  进展时间     R1，2切除，影像学SD或PR的患者         治疗完成时间

由于胸腺瘤的惰性生物学行为和复发后能长期存活的事实，建议对于总生存在报道5年生存后还需要报道10年生存。但对于胸腺癌仍建议采用5年生存较为合适。胸腺瘤完全切除后平均复发时间约为5年（3年-7年）^\[[@b13],\ [@b16]-[@b21]\]^。一项研究表明，根据分期的不同复发时间也有所差别，I期胸腺瘤患者平均复发时间为10年，而II期至IV期胸腺患者平均复发时间为3年^\[[@b22]\]^，说明肿瘤生物学行为越惰性，复发时间越长。鉴于这些原因，建议对于无复发生存使用5年生存较为合适，尽管对于I期肿瘤，它可能好于5年和10年生存率。

人们经常忽略这样一个概念，因为患者可能会失访或没有达到研究随访时间，生存曲线提供的只是一个生存估计，其变异程度取决于样本量、随访时间、研究时间和中位生存，如果样本量少于50例，则变异度会很大，而且在短期研究中表现会更明显，见[图 3A](#Figure3){ref-type="fig"}、[B](#Figure3){ref-type="fig"}。对于少见疾病，大样本是不容易获得，因此对获得数据局限性的评估是很重要，应该提供生存估计的置信区间。建议在所有研究中报道中位随访时间（把患者入组到出现感兴趣事件、研究结束或失访的时间，作为整个研究的中位数）。

![队列样本量不同，持续10年的研究（A）和持续5年的研究（B）在精确估算生存上存在差异。竖线代表根据标准的指数生存模型（研究过程中患者是固定的并且零失访）估计出5年和10年生存的95%置信区间。\
Variance in actuarial survival estimates by size of cohort for (A) a 10-year study duration and (B) a 5-year study duration. The vertical bars are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the survival estimate at 5 and 10 years, based on a standard model of exponentially decreasing survival, a constant rate of accrual of patient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until study termination, and no loss to follow-up. MST, median survival time.](zgfazz-17-2-122-3){#Figure3}

3. 手术切除完全性的描述 {#s3}
=======================

多因素分析表明，完整手术切除是一个主要的预后因素^\[[@b3],\ [@b23]\]^。然而，如何处理标本和如何报道切缘在不同的研究中存在巨大的差异，因为解剖特征和胸腺周围常常有疏松结缔组织会误导分期。对于胸腺肿瘤切除标本的处理流程和病理报告ITMIG已另文报道，旨在减小这种误导分期的风险。简而言之，在切除的过程中需标记关注区域，以减少相关区域组织的破坏，和使外科医生和病理科医生能清楚标本的方向以便更好的和病理科医生交流。病理科工作人员应小心处理大体标本，对关注区域分别切片。切缘阳性提示肿瘤侵犯达到切除标本的墨水标记的表面。如果肿瘤暴露在纵隔胸膜和心包表面，但是与正常体腔有分界（无粘连表现），不能归为切缘阳性。在胸腺瘤切除过程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胸腺周围的疏松结缔组织很容易被破坏，从而导致肿瘤暴露，事实上肿瘤并未达到切缘表面。如果确定肿瘤暴露区域不是关注部位而且确定在处理过程中遭到破坏，那么这些区域不应该被归为切缘阳性。

4. 复发定义 {#s4}
===========

这一术语适合于所有疾病已被根治或潜在根治如R0切除术后者或根治性放疗后的完全缓解者。须注意的是，当临床高度怀疑（或证实）复发时，就定义为复发而勿需影像或活检等特异性的检查加以证实。因为带瘤生存有时仅根据复查就能判断，要求组织活检证实或需要治疗了才定义为复发，会低估复发率。复发时间应记录为首次高度临床怀疑的时间，即使以后有检查（影像或活检）进一步证实临床诊断。当高度怀疑复发时，建议尽可能取活检。少数情况下，可能高度怀疑复发的诊断在后来被证实为错误的，如活检证实或肿瘤自行消退，对于这类病例应取消复发的诊断。但复发的首诊时间不应回顾性制定，这意味着不能将复发首诊时间设置为临床怀疑诊断之前，即使回顾审阅影像片时发现原来有遗漏的异常，而且该异常在后来被证实为复发。影像随访检查的频率可能会影响首次怀疑复发的时间。我们建议在手术切除后5年内，每年复查胸部CT，之后改为每年行胸片检查，直到11年。切除的Ⅲ期或IV期胸腺瘤、胸腺癌、不完整切除，或其他高风险肿瘤，建议3年内每6个月做一次胸部CT。术后在炎症消退后（如：术后4周-12周）做一次基线检查对于以后比较是非常有用的。MRI在图像分辨率或降低放射剂量上优于CT。PET不作为常规检查手段，但在某些情况可能从中获益，如临床或影像怀疑有复发者。有人提出频率更高的随访方案，如终生每年做CT检查，但这在世界不同的医疗机构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

4.1. 局部复发的定义 {#s4-1}
-------------------

局部复发应定义为胸腺床部位，如前纵隔或正常胸腺或胸腺瘤邻近组织中出现的新病灶（[表 4](#Table4){ref-type="table"}）。包括原发肿瘤邻近的受累淋巴结、胸膜或心包肿物。也包括出现在之前切除的胸膜转移（Ⅳa期）的部位的新病灶，但应额外注明"转移部位复发"。最后，病灶出现在邻近胸腺上级的下颈部时，应定义为局部复发。

###### 

复发的定义（R0切除或影像学完全缓解）

Definitions of recurrence (after R0 resection or radiographic complete response)

  局部复发------前纵隔
  --------------------------------------------------------------------
    胸腺或切除胸腺瘤床处肿瘤复发
    包括紧邻胸腺或胸腺瘤的心包，胸膜或肺的肿瘤复发
    紧邻胸腺或切除胸腺瘤的淋巴结复发（包括紧邻胸腺上极的颈部淋巴结）
    原淋巴结转移部位的复发（Ⅳa期）------需特殊注明
  区域复发------非邻近胸腺或切除胸腺瘤的胸腔内复发
    壁胸膜结节
    心包结节
    脏层胸膜结节
    非邻近胸腺或胸腺恶性肿瘤的纵隔淋巴结
  远处复发
    胸腔外复发
    肺内结节（结节与脏层胸膜之间有正常肺组织）

4.2. 区域复发的定义 {#s4-2}
-------------------

区域复发定义为发生在胸腔内的复发肿瘤，但不与胸腺或原胸腺肿瘤的部分紧邻，这包括胸膜壁层或脏层和心包结节（[表 4](#Table4){ref-type="table"}），但不包括原发肿瘤床的部位。包括叶间裂在内的邻近的胸膜结节定义为脏层胸膜结节。区域复发也包括与胸腺或胸腺瘤不相邻的淋巴结，如食管周围或更远的颈部淋巴结。

4.3. 远处复发的定义 {#s4-3}
-------------------

远处复发包括胸腔外和下颈部组织，腹膜腔或腹膜后结节，但不包括起源于胸腔内结节侵透膈肌进入腹膜腔或腹膜后的部分。建议远处复发也应该包括有明确界限的肺内结节，即病灶存在影像学或肉眼上与脏层胸膜可分辨的界限。这基于一个推理，脏层胸膜下结节的播散途径是通过胸膜腔，而肺实质内结节是通过血行途径。但是，没有数据证实这一推理，也没有数据表明这样区分有临床意义。为了前瞻性的研究，仅为肺内的远处复发结节应单独记录，与胸腔外复发区分开。

5. 化疗和放疗疗效的描述 {#s5}
=======================

化疗和放疗常作为手术前的诱导治疗，也作为不可手术切除患者的根治性治疗，或者姑息性治疗手段。疗效评估的标准方法是R ECIST标准（1.1版），用CT测量肿瘤一维径线^\[[@b24]\]^。尽管该标准可能适合于大多数肿瘤，但胸腺肿瘤的解剖因素，包括大小、部位、边界不规则和与周围结构的紧密关系，很难对其做连续性的测量。无论是手测或电子卡尺测量，在观察者内和观察者之间都存在差异，尤其对边界不规则或边界模糊的肿瘤^\[[@b25],\ [@b26]\]^。因此，我们建议肿瘤评估应由单人操作，理想的人选是有测量经验的放射科医生^\[[@b25]\]^。胸腺肿瘤治疗反应还可能表现为囊性变、中心坏死和密度改变，传统测量最大径的方法不能涵盖这些内容。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富含淋巴细胞型胸腺瘤化疗或强的松治疗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反应，但影响的可能是正常淋巴细胞，而非肿瘤细胞。其它复杂因素包括胸腺肿瘤累及胸膜的倾向，这对RECIST标准提出了很大挑战。尽管RECIST标准将胸膜结节排除在考虑之外，但由于胸膜结节对胸腺瘤和间皮瘤都十分重要，应该包括在测量之内^\[[@b27]\]^。相比一维测量方法评估治疗反应，肿瘤体积的测量可能更客观、准确和稳定。但这些方法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证实。

在新的评效方法出来之前，建议遵循新版RECIST标准（1.1版）^\[[@b24]\]^。所有可测量的病灶每个器官最多选取2个，病灶总数不超过5个，代表所有受累器官，把它们作为靶病灶，进行基线测量和记录。靶病灶应根据它们的大小（如最大径线LD）和适合反复准确测量来选取。计算它们的最大径线之和，作为评估肿瘤治疗反应的参考^\[[@b28]\]^。这个标准的例外是胸膜病灶，因为相比沿胸膜延伸的长轴，胸膜病灶的厚度能更明确且能被稳定的测量^\[[@b27]\]^。对于广泛的胸膜受累病灶，在胸部CT上应对病灶垂直于胸壁或纵隔的厚度，在两个不同位置三个层面上进行测量^\[[@b27]\]^。将6个测量结果之和规定为胸膜一维测量值。把胸膜一维测量之和与非胸膜靶向病灶之和规定为总的最大径基线，与之后的肿瘤治疗反应或进展相比较^\[[@b24],\ [@b27]\]^。

疾病进展应根据1.1版R ECIST标准定义^\[[@b24]\]^。当然，疾病进展的诊断时间也受评估频率的影响。我们建议，对于Ⅲ期或Ⅳ期胸腺瘤、胸腺癌，不完整切除，或高风险肿瘤，3年内每6个月行一次影像学检查^\[[@b21]\]^。早期肿瘤按照复发定义部分的描述，每年行影像学检查。

治疗反应也可以通过化疗或放疗的肿瘤组织来评估。炎症、坏死和纤维化通常被视为混有残余肿瘤，治疗反应的程度可以根据镜下残余肿瘤细胞的比例来定量，以10%递增。当确定整个标本没有残余肿瘤细胞时，定义为完全病理缓解。切片的数量对该诊断是非常重要的。建议在肿瘤直径上每厘米要有一张切片。

6. 多因素分析 {#s6}
=============

统计软件的应用很容易进行多因素分析来研究潜在的预后因素。然而，作者往往对统计学不是很了解，导致结论常被夸大。基本上目前所有的预后因素研究都是探索性的，是所谓的Ⅰ期预后因素研究。这样探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外部验证是必须的^\[[@b29]\]^。例如，当应用步进式回归分析时，可能会出现不同预测因素，这取决于使用的正演模型或向后模型和引入变量的顺序。最终模型中的回归系数通常会被高估，那么在这些研究中的*P*值实际上是无效的（因为用于定义变量的数据和用于评估预后的数据是一样的）^\[[@b29]\]^。在不调整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这同样适用于有或没有预后因素的生存曲线。此外，当在最佳区分能力的基础上选择一个界值来二分连续变量，假阳性预后因素的概率约为40%，尽管*P*值小于0.05^\[[@b30]\]^。自举法可以克服这些问题^\[[@b31]\]^。

在研究潜在预后因素的时候，出现假阴性结果的概率也是很高的，这主要是因为样本量不足。当实际过程中样本量小到不足以发现差异时，很容易得到的结论是一个因素没有独立的预后意义。一般估计需要的最小样本量，可以使用一个在线的多元回归分析工具来计算，见[表 5](#Table5){ref-type="table"}^\[[@b32]\]^。这仅仅被视为一个粗略的估计，因为队列中其他因素（例如预后因素的不均衡分布）也起作用。更详细的分析需要统计学家的参与。

###### 

多元回归分析所需样本量

Sample size needed for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
  待检验预测指标的数量   检验效能=0.8\   检验效能=0.6\                   
                         效应值^a^       效应值^a^                       
  ---------------------- --------------- --------------- ---- ----- ---- ----
                         小              中              大   小    中   大

  2                      478             67              31   308   44   21

  3                      543             76              36   356   52   25

  4                      597             84              39   395   58   28

  5                      643             91              43   429   63   31

  6                      684             97              46   460   68   33

  7                      721             103             49   488   72   36

  8                      755             108             52   513   76   38

  9                      788             113             54   538   80   40

  10                     818             118             57   561   84   42
  ---------------------------------------------------------------------------

因为在少见疾病中样本量是主要问题，例如胸腺瘤，进行多因素分析和对结果进行解释时一定要注意。我们建议，预后因素的多因素研究应请求统计学家的帮助。研究应包括定义选择的分析参数（如检验水准和效能水平）。此外，结果应以正确的观点说明（例如"本研究说明几个因素可能对预后没有重大影响，尽管样本量不足以评估一个小的或中等影响"或"这些因素似乎没有预后意义，但是在该有限的研究中，检测效能仅为0.4"）。理想情况下，每个变量的风险比应报道95%置信区间。大多数情况下，在得出任何正式结论之前，研究结果必须进行外部验证。

一种共同语言对分享来自不同中心的经验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胸腺恶性肿瘤发病率低，多中心合作是取得足够样本的关键。ITMIG是对该疾病感兴趣人士组成的组织，致力于提供平台和方法以促进共同研究。本文为ITMIG关于如何报道结果奠定了基础。阐明了如何定义研究终点的细节，避免因为缺乏统一性而产生歧义和无法结合现有数据。这些定义将用于ITMIG合作项目中。我们也希望这将成为胸腺恶性肿瘤一般研究实用指南。本文提出了一些有关临床研究结果分析的统计学问题，因为它们适用于胸腺瘤这样相对少见和惰性的疾病，从小样本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其可信度存在局限性。这并不是不鼓励单中心研究，相反，是有助于一般医疗机构保持现有数据的真实性。可以理解，人们常试图从有限的经验中尽可能多的获取信息，但应意识到其价值是有限的，若没有意识到其可信度的限制，则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1]: 中国胸腺瘤协作组成员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方文涛（胸外科）、谷志涛（胸外科），王常禄（放疗科），张杰（病理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谭黎杰（胸外科）；华山医院：庞烈文（胸外科）；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陈岗（病理科）；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傅剑华（胸外科）；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李印（胸外科）；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沈毅（胸外科）；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于振涛（胸外科）；四川省肿瘤医院：韩泳涛（胸外科）；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闫天生（胸外科）；北京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曹登峰（病理科），陈克能（胸外科），付浩（胸外科）
